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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马”赛场上有一群特殊的跑者。他们与参赛者一同出发并跑满全程，却没有官方公布的个人成绩。他们是赛道上的移动

救护员，用责任心、爱心与专业技能，守护着参赛者的安全。

“砰”的一声枪响，41岁的马
强与数千名参赛者一起，迈出了
2023雄安半程马拉松赛的第一步。

马强是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的一名体育老师，也是一位多年的
长跑爱好者。参与“半马”，马强不
是第一次了。但和前几次不同，这
一次，他是赛场上的急救跑者。

特殊跑者

马强是从 2020年开始参与“半
马”的。

第一次上场参赛，他就留意到身
边有一群特殊跑者——他们与其他参
赛者一同出发并跑满全程，却身着特
殊参赛服、背着装备包，抵达终点后
也没有官方公布的个人成绩。

赛后，马强才知道，这群人是
赛道上的急救跑者，他们关注的不
是个人成绩的好坏，而是一路守护
其他参赛者的安全，堪称“半马”

赛场上的幕后英雄。
从那时起，马强就由衷地敬佩

这群人。尤其在参与了多次“半
马”比赛之后，他更是萌生了成为
其中一员的想法。“作为一名医学院
校的老师，成为急救跑者，不但是
我的梦想，也对我的日常工作有帮
助。”马强说。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去年，
学校组织开展急救师资培训，通过
者就能获得急救跑者必需的红十字
救护员证，这对马强来说简直是天
大的好事。他随即报名参加，并最
终通过了考核。

积极准备

想要成为一名急救跑者，不但
要有红十字救护员证，还得能够按
照赛事主办方要求的配速完成比
赛，并且参赛产生的所有费用均由
急救跑者自己承担。

可即便如此，也没能打消马强
的积极性。

为此，这些年无论天气好坏，
也不管多忙，马强始终坚持训练，
并在今年以普通参赛者的身份，报
名参加了沧州大运河半程马拉松赛
（沧县站），以赛代练。平日里，他
也经常向身为医护工作者的妻子请
教急救知识。

今年 3月，马强终于拿到了红
十字救护员证。那段时间，恰逢
2023雄安半程马拉松赛正在报名，
他随即在急救跑者的申请栏中填上
了自己的名字。

可是，随着比赛日程的公布，
马强却发现，两场比赛被安排在了
相邻两天举行，为了保证充足的体
力，服务好其他参赛者，他只好放
弃在沧州举办的“半马”比赛。

比赛前一天，马强就赶到雄安
新区提前熟悉场地。其实，主办方
很早就将印有补给站、固定医疗点

等信息的参赛地图发了过来，可马
强还是提前赶来。“成为急救跑者，
不光要对自己负责，更要对其他参
赛者的安全负责。”马强说。

初次登场

比赛正式开始。
按照主办方要求，马强要在两

小时内跑完全程，这比他平时的成
绩慢了近半个小时，以至于他不得
不时常提醒自己放慢速度。不仅如
此，为了方便及时开展救助，赛场
上，每位急救跑者腰间都绑着一个
装备包，里面装有包括速效救心丸
在内的五六种急救药品。装备包虽
然不沉，只有0.5公斤左右，但绑着
装备包跑上一会儿，腰间的皮肤就
被磨得又红又肿，甚至还会掉层
皮，而“半马”全程有 21公里，其
间的辛苦可想而知。

更难的是，参赛者多达数千

人，像马强一样的急救跑者却不到
30人。马强要时刻观察众多参赛者
的状态，以便及时开展救助。“跑
马”的人都知道，匀速跑是最省力
的，但为了参赛者的安全，马强不
得不打乱自己的节奏。

急救跑者虽然辛苦，却也成就
感十足。

比赛中，马强留意到有位参赛
者特意调整步速跟着他，他询问对
方是否需要帮助。参赛者的回复让
他心里暖暖的：“跟在你们后面，有
安全感。”

很多参赛者看到马强身着急救
跑者的服装，都会向他致以谢意，
道一声：“辛苦！”

“人生要面对许多挑战，不断超
越自己、成就自己。对我来说，成
为急救跑者就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今后，我还会将这份挑战坚持下
去，帮助更多人抵达终点。”马强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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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查工作巡查工作

清朝的烟斗、明朝的瓷碗、宋
朝的钱币……吴桥杂技文化艺术中
心大运河文化展馆里，一件件出土
文物有序陈列在展示柜中，向游客
讲述着一段又一段的历史和记忆。

人群中，49岁的朱文亮并没有
引起游客的注意，即便他的照片就
印在展馆入口处的展架上。

他是吴桥县文保所的一名基层
工作者。2021年，大运河吴桥段进
行清淤，在历时 3 个月的工期里，
朱文亮几乎每天都长在河道上。在
他的参与下，共抢救保护各类文物
2000多件。如今，这些文物就陈列
在大运河文化展馆里。

泥里寻宝

朱文亮的办公桌上总是乱糟糟
的，但他似乎并不在意。毕竟作为
一名基层文保工作者，在办公室待
着的时间少之又少，到野外开展巡
查保护工作才是常态。工地、河
道、田野、乡村……吴桥县的角角
落落，都留下了他探寻的足迹。

吴桥县的各级文保单位有很
多，这些都是朱文亮的重点巡查对
象。查看文物本体实际情况，排查
安全隐患，及时解决巡查中发现的
问题并向相关部门反馈……巡查保
护工作复杂而又枯燥，但这依旧不
能完全体现这项工作的辛苦与不易。

2021年 2月，随着大运河吴桥
段清淤工程的开始，“运河里挖出宝
贝”的传闻在坊间传开。一时间，
在施工现场，既有施工人员紧锣密
鼓地抓紧作业，也有当地群众闻声
而来好奇围观，甚至还有文物贩子
夹杂其中。这给文保工作带来了巨
大挑战，每一位文保员都要练就一
双火眼金睛，以便及时发现藏在淤
泥中的文物。

有一次，挖掘机在大运河桑园
镇西街渡口处作业时，站在一旁的
文保员突然发现挖掘机斗齿间卡着
一件物品。此时，正在其他河段巡
查的朱文亮闻讯赶来，他小心翼翼
地取下物品并擦掉淤泥，原来是一
个完整的瓷碗。后经专家鉴定，这
是一个明代青釉素面瓷碗，没有破
损，釉面鲜亮，具有很高的文物价
值。

那段时间，朱文亮每天都和一
堆堆淤泥打交道。每挖上来一堆淤
泥，都要先用金属探测仪进行探
测，但大多时候，翻出来的是铁丝
或现代铁质用具。

“此次出土的大运河文物，数量
大，种类多。虽然多是小件，有些
甚至已经残破，但仍能从它们身上

看到运河文化的深厚和丰沛，并为
今后深入研究大运河文化起到参考
作用。”朱文亮说。

文物如命

文物巡查工作大多在野外，有
些甚至是车辆无法抵达的地方，徒
步前往、顶风冒雨、蚊虫叮咬、满
身污泥、野外就餐……都是在所难
免的事情。

而辛苦还不是这项工作的全部。
有一次，朱文亮外出巡查，在

运河岸边发现有 8个人正用探测仪
私挖运河文物。他第一时间选择了
报警，但考虑到事发地点离县城比
较远，警察还需一段时间才能赶
到，为了防止文物遭到盗掘，朱文
亮想也没想，大喊着朝那伙人跑了
过去。

对方人多势众，手里还都拿着
铁器，面对制止，他们会做出什么

样的举动，朱文亮心里也没底。
但他心里清楚，文物和命一样

重要。“我可以装作没看见，转身走
掉，可运河里的文物怎么办？”朱文
亮说。

万幸，那伙人被朱文亮震慑住
了，四散而逃。朱文亮又赶紧联系
人员，对多处盗坑进行了回填。

“大运河是我们的母亲河，作为
文保工作者更要保护好母亲河。”这
些年，通过野外巡查，朱文亮抢救

保护了很多运河文物，清洗、分
类、断代、命名、归档、入库……
哪怕是一枚纽扣大小的碎瓷片，他
也会严格按照流程进行整理。“不能
轻易舍弃一件文物，从淤泥里把它
们挖出来，就是我最重要的使命。”
朱文亮说。

“健康档案”

朱文亮有个帆布包，上面印着
“为人民服务”几个字。这个包跟了
他许多年，每次到野外开展巡查保
护工作，朱文亮都会背着它。包里
不仅装着一天的水和饭，还有众多
文物的“健康档案”。

和大部分工作不同，越是恶劣
天气，朱文亮越要往外面跑。无论
刮风下雨，他总是背着这个帆布
包，奔波于乡野田林间，观察并记
录下每一件文物的细微变化。

“从事文保工作这么多年，每个
星期都有三四天在外面跑，在办公
室的时间反而是最少的。那些文保
单位，早就记不清走了多少趟了。”
朱文亮这样介绍自己的工作。

野外巡查也绝非简简单单逛一
圈而已。作为文保工作者，一旦进
入所辖区域，朱文亮就要时刻开启

“鹰眼模式”，去观察文物的“健康
状况”。比如墙体裂缝有无新的变
化、房屋是否漏雨……都是朱文亮
的工作。

这看似简单，其实是一项非常
需要耐心和细心的活儿。大多数时
候，他凭肉眼观察就能发现那些细
微的变化：不同季节的墙体泛碱情
况及裂缝发育情况，又或者哪一处
出现破损……

但有些时候，这种责任心并不
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双井王玉皇
庙是木构造建筑，始建于明朝宣德
三年，每到固定日子这里都会举行
民间活动。为了保障文物安全，他
三天两头过去普及安全常识。“人们
觉得我啰嗦，说就说呗，只要文物
安全就行。”朱文亮笑着说。

“当充分认识到我们文化的优
秀，自信心和责任心就会油然而
生。”朱文亮说，“和文物相比，人
的一生非常短暂，我们能在短暂的
一生中与文物为伴，就是极大的幸
福。”

穿越时空的守护与寻觅穿越时空的守护与寻觅穿越时空的守护与寻觅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朱文亮是一名基层文保工作者，他说：“和文物相比，人的一生非常短暂，我们能在短暂的一生中与文物为伴，就是极大的幸福。”

一个帆布包，两双运动鞋，朱文亮的办公室里长年备着这两样东西，以便随时都能开展文物巡查保护工作。除了需要重点巡查吴桥

县诸多文保单位外，工地、河道、田野、乡村……辖区内的角角落落也都留下了他探寻的足迹——

在忙碌中在忙碌中
找寻一份甜找寻一份甜
知 言

前些天，吴大姐以榆钱为题新作了
一首词，发在了她的朋友圈里——“直
把榆钱认作钱，买来春色度年年。且沽
一夜杏花雨，好润疏枝入画笺……”

认识吴大姐有一年多了，她经营着
一个煎饼摊，写诗是她最大的爱好。

吴大姐每天凌晨3时起床，5时出
摊，在第一批顾客到来前的一两个小
时，她可以短暂地让自己投入到诗词的
世界，之后便是柴米油盐、忙忙碌碌的
一天。

一边为生计忙碌，一边为爱好坚
持。吴大姐说，她写诗不是为了名
利，而是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寻一份甜。

其实，生活中像吴大姐一样的人还
有很多。

55 岁的外卖员王计兵，在送餐路
上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写在烟盒上、废
报纸上，还出版了诗集，名为《赶时间
的人》。

有人说，没有物质基础，哪有诗和
远方？但细细想来，两者其实并不矛
盾。

久在深山未必是真自在，常住闹市
也不一定繁琐缠身。

希望每个人都能在忙碌的生活中保
持一颗不落凡尘、努力生活的心。多彩
的生活从来不为谁所独有，只要用心去
生活、去热爱，世间万物皆可如诗如
画。

王忠信用手机记录运河蝶变王忠信用手机记录运河蝶变

拍百狮园，拍南川楼、朗吟楼以及园博
园……这几年，74 岁的摄影爱好者王忠
信，将镜头对准了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
用一张张照片记录下了它的美丽蝶变。

从小生活在沧州的王忠信，退休后喜欢
上了摄影。起初就是随手拍，记录生活里的
点点滴滴。游泳、瑜伽、抖空竹，平日里的
这些爱好，都被他用镜头定格了下来。

“这两年，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不断
推进，大运河沧州段尤其是沧州中心城区段
的变化日新月异，作为沧州人，我打心眼儿
里高兴。”王忠信有了记录运河变化的想法。

拍好运河，王忠信离不开他的两个“好
搭档”——一个是手机，一个是报纸。

因为上了年纪，与那些专业的“长枪短
炮”相比，携带方便的手机成了王忠信的首
选。尽管拍摄效果会有些差距，但王忠信依
旧乐此不疲地坚持着。在他心里，不管是手
机还是相机，能拍出运河之美就是好设备。

这两年，围绕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多
个项目开工，怎样才能及时了解这些项目的
施工进度呢？王忠信的第二个“好搭档”就
是报纸。

这几年，王忠信每天都会关注沧州有关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新闻。只要看到有新进
展，他就会把相关报道剪下来、保存好，当
天就赶过去，新闻里报道什么内容，他就拍
什么内容。即便遇到恶劣天气，也毫不在
意。“这么着急去拍照，一方面是想立刻就
看到项目进展，另一方面是因为运河是沧州
人的母亲河，有这份感情在，就算天气再
差，也会觉得有一种不一样的美。”王忠信
说。

这几年，王忠信拍摄的运河照片数不胜
数。百狮园开园的时候，他一连拍了三四
天，每次都是手机充满电就立刻去，直到手
机断电自动关机才回家。他时常把这些照片
整理成美篇发到网上，和大家一起分享。其
中，光是《沧州史上三大楼》这一篇作品，
就有一万多人次点击观看。

“论摄影水平，我还差得远，但我就想
通过这种方式，把运河的变化记录下来，并
和大家一起见证。”王忠信说。

用镜头记录用镜头记录
运河蝶变运河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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